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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清人张澍 《儿酉堂丛书》，曾钊 《岭南丛书》，陈运溶 《麓山精舍丛书》等辑有部分 《异物志》轶文。今人张

崇根 《临海水土异物志辑校》（农业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缪启瑜、邱泽奇 《汉魏六朝岭南植物 “志录”辑释》（农业

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吴永章 《异物志辑佚校注》（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等都对部分异物志著作进行了整理；刘

伟毅 《汉唐方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收录了 《异物志》佚文十二种。王晶波（《汉唐间已佚 〈异物

志〉考述》，载于 《北京大学学报》２０００年Ｓ１期）、邱泽奇（《汉魏六朝岭南植物 “志录”考略》，载于 《中国农史》

１９８６年第４期）在前人基础上整理了异物志名录；胡宝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地志》，载于 《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１

年第４期）、王晶波从文学渊源上（《从地理博物杂记到志怪传奇——— 〈异物志〉的生成演变过程及其与古小说的关

系》，载于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７年第４期）梳理了异物志流变过程。以及异物志单篇研究的成果也层

出不穷，如邱泽奇 《汉魏六朝岭南植物 “志录”辑释选 （一）———万震 〈南州异物志〉》（载于 《中国农史》１９８７年

第３期），刘小斌等 《杨孚 〈异物志〉与岭南药用动植物》（载于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４期）。此外，还

出现了不少以此为研究主题的学位论文。

殊方异物与中古园林中的地理空间意涵

龚　珍
（西华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３９）

摘要：中古时期的园林文献中常见关于异物的记载。这些异物大都是来源于边远地区的方物，包括奇花

异卉，名果异树，珍禽异兽等，它们的引入维持住了中央权力阶层对于边远地区异质文化的空间想象。

园林对异物的容纳度与园主的政治权力正相关，也表征了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园林超越生存空间的本质。

随着地理空间的拓展受限与文人地位的崛起，宋代以后的文人园林文献中关于异物的记载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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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古时期涌现了大批私人撰著的 “异物志”，

这种现象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①但是对于

异物记载大量出现的原因，却众说纷纭，暂无定

论。［１－２］从完整的传输路线来看，这类异物从异域

进入汉文化区后，很大部分都被集中在了当时权贵

的园林之中。因此，如果我们把考察的焦点从边远



地区切换至中古时期的园林当中，来对彼时的异物

做一点研究的话，或许会有益于理解中古时期异物

记载变多的原因。

一、园林异物与异物的形成

在中古时期的园林文献中，常常可见文人群体

对来自各地方物的喜爱之情的记载。例如，白居易

的 《池上篇》序文记载：“乐天罢杭州刺史时，得

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

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

板舫以归。”［３］１４５０谈到履道里宅园中安置了从杭州

带回的 “天竺石”和 “华亭鹤”，以及从苏州带回

的 “太湖石”“白莲”“折腰菱”“青板舫”等物。

于是，他还在 《池上小宴问程秀才》一诗中，颇

带几分得意地问对方：“停杯一问苏州客，何似吴

松江上时？”［３］６３９显然认为，据有这些江南景物的自

家园林已经造就出了吴淞江上的风光。

除了此类，还有一种因为不常见而显得十分珍

贵的方物，即异物。《书·旅獒》记载：

明王慎德，西夷咸宾。无有远迩，毕献方

物，惟服食器用。……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德盛不狎侮。……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

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犬马非其土性不

畜，珍禽奇兽不育于国，不宝远物，则远人

格；所宝惟贤，则迩人安。［４］

太保作 《旅獒》是为了训德，规训君主对物

的眷恋。这段资料提到，远夷为了表示臣服，上贡

了当地的特产，而这些特产对于接受方物的 “宗

主国”来说是非土产的 “异物”，所以君主觉得很

珍贵。但是，太保认为獒这种珍禽奇兽不如服食器

用，只会让人玩物丧志，珍禽奇兽不育于国，君王

不宝远物，才能成就大德。可是，有如此大德的君

王在历史上极为少见。到了唐代，元稹 《驯犀》

还记载：“贞元之岁贡驯犀，上林置圈官司养……

行地无疆费传驿，通天异物罹幽枉。”［５］元稹也将

这种岁贡的犀牛称为异物，并对这种征收贡品的政

策进行了道德谴责。

当然，早期社会中的这些异物并不止于珍禽异

兽，还有奇花异卉、奇异怪石之类，兹以私家园林

的极端案例———李德裕的平泉山庄为例：

嘉树芳草，性之所耽。……因感学 《诗》

者多识草木之名，为 《骚》者必尽荪荃之美，

乃记所出山泽，庶资博闻。木之奇者，有天台

之金松、琪树，嵇山之海棠、榧、桧，剡溪之

红桂、厚朴，海峤之香柽、木兰，天目之青

神、凤集，钟山之月桂、青飕、杨梅，曲房之

山桂、温树，金陵之珠柏、栾荆、杜鹃，茆山

之山桃、侧柏、南烛，宜春之柳柏、红豆、山

樱，蓝田之栗梨、龙柏。其水物之美者，荷有

苹洲之重台莲；芙蓉湖之白莲；茅山东溪之芳

荪，复有日观、震泽、巫岭、罗浮、桂水、严

湍、庐阜、漏泽之石在焉。其伊洛名园之所

有，今并不载。……己未岁，又得番禺山茶，

宛陵之紫丁香，会稽之百药木芙蓉、百叶蔷

薇，永嘉之紫桂、簇蝶，天台之海石楠，桂林

之俱邢卫。台岭、八公之怪石，巫峡之严湍、

琅琊台之水石，布列清渠之侧；仙人迹、鹿迹

之石，列于佛榻之前。是岁又得钟岭之同心木

芙蓉，剡中之真红桂，嵇山之四时杜鹃、相思

紫苑、贞桐、山茗、重台蔷薇、黄槿，东阳之

牡桂、紫石楠，九华山药树、天蓼、青枥、黄

心 子、朱杉、龙骨□□。庚申岁，复得宜春
之笔树、楠稚子、金荆、红笔、密蒙、句栗

木。其草药又得山姜、碧百合焉。［６］２３２

李德裕官居相位，权势显赫。各地的地方官竞

相奉献各式花、木、草药、水生植物、奇石等异

物，他都将一一安置在平泉山庄内，故有 “天下

奇花异草、珍松怪石，靡不毕致”之效果。［７］

这些各地所产的奇花异卉、珍奇异兽、嶙峋怪

石是如何成为异物的？郭璞在 《山海经》序中提

出了一种观点：

世之览所谓异，未知其所以异，未知其所

以不异。何者？物不自异，待我而后异。异果

在我，非物异也。故胡人见布而疑?，越人见

而骇毳。盖信其习见而奇所希闻。此人情之

常蔽也。［８］４７８

异物之 “异”，是对于刚开始接触的陌生人群

而言。易言之，人群在接触在前所未见，或很少见

到的东西时，会因为陌生而产生一种他者的文化异

质感。

众所周知，中古时期出现的南方异物志所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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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皆为长江流域以南的异物，尤其是集中在华南之

南，岭南以及沿海一带。对此，王庸认为这类异物

志所记多草木禽兽以及矿物之属之异于中原者，而

间附以故事神话，是当时北方士民向南移动的一种

事实印证。［１］１３３－１４１胡宝国不同意此说，他提出异物

志最早出自东汉时期，地域范围为荆扬以南的交、

广等地，在当时尚未发生北方士民大量南移的情况。

在四通八达的地区难以找到一般人没见过的异物，

才会欲求异物，把目光集中到人迹罕至而又物种丰

富的南方偏远地区。简而言之，胡宝国赞成异物来

源于想象，根源于汉晋时期求异的风气。［２］１３－２５

但是，我们需要对这个观点进一步澄清：对于

远方异物的想象与记载，并不是汉末才出现。首

先，正如胡宝国所言，汉末的异物志与早于汉代图

经地志的 《山海经》及模仿 《山海经》的 《神异

经》《十洲记》存在着继承关系。其次，这种对异

物的兴趣在秦汉时期也没有发生过断裂。在汉代以

前，来自东北地区的齐、赵和燕的方士游行各地，

广泛传播有关东海中蓬莱仙岛的神话。作为他们频

繁活动的一个结果，人们对不死之地的求索也多是

指向东方。［９］之后，西汉初年到西汉中期，人们开

始越来越留意到西方。很明显，这与汉王朝在西域

的经营互为因果。东汉末年开始，受阻于北方戎狄

的军事势力，汉民族的开发重点才开始转向此前人

迹罕至的南方。并且，山水地志在晋宋时期取代异

物志的中心地位之后，唐代其实还存在诸如沈如筠

《异物志》、孟管 《岭南异物志》、房千里 《南方异

物志》、刘恂 《岭表录异》之类专著出现。［１０］而

且，山水地志的出现也很难与文人求异的兴趣脱离

开来。以山水诗文著称的谢灵运本身就是一个

“寻异景不延”的猎奇者。［１１］８３－８５我们也常在文献

中看到唐代山水文人对奇异风景的热爱，例如，王

维自称 “玩奇不觉远”，［１２］４６０还有 “韩愈好奇，与

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

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１３］这种背景让笔者认为，

古人对于异物的兴趣可能比史学理论渊源上的表现

来得更为久远且顽强。

因此，考虑到秦汉时期对东、西方的兴趣，异

物志的书写未必是迁入之后的成果，从地理背景上

来说，很有可能是 “开发”欲望驱动下 “变异为

常”殖民心理的外化。① 这种心理，我们还能从平

泉山庄移缩地貌的记载中找到旁证，《剧谈录》

记载：

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

府。有虚槛，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

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１４］３４－３５

远方地貌被模型化成了统治阶层园林中景物，

这类景观中包含着的生／熟二元转变的动力，是一
直都流淌在汉族文人血液中的 “情存远略，志辟

四方”，混一六合的大一统情怀。当边界很明确地

放在面前时，尤其是那些行走在边缘的人，例如贬

官、使臣以及远戍边将等，会产生明确的需求来标

榜自身的文明与蛮荒之间的对立，所来的文明圈与

所去的边缘区的不同，通过这种 “区分”来加强

自身所中心地区文化身份认同。从而，书写异物就

成了 “边缘效应”的一个表征。

二、殊方异类及其空间隐喻

美国人类学家魏乐博 （ＲｏｂｅｒｔＰＷｅｌｌｅｒ）在结
构主义认知上再进一步，他认为古代中国的自然概

念存在着多样化的现象，其中帝制权力从中心向下

拓展的村庄层级结构的朝贡体制，与包括了社会、

地理、认知意义上的边界在内的由非汉人地区构筑

而成的有力边陲，是这个 “社会生态系统”中最

８２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年８月

①李约瑟认为，从东汉到南北朝记述中原以外地区物产和风土人情的 “志”“状”“记”一类著作成为一时之风气

的背景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自秦汉统一以来，各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二是东汉以来中原以外地区开发的加

快。在这种情况下，中原人产生了增加对中原以外地区了解的强烈愿望，而中原人对中原以外地区的知识也在逐步积

累之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这类 “志录”类著作。参考 ［英］李约瑟 （ＪｏｓｅｐｈＮｅｅｄｈａｍ）《中国科学
技术史》第六卷第二分册 《农学》，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９９页；郑毓秀认为，魏晋之前汉赋所呈现的自然图
像，比如说司马相如的 《上林赋》、班固的 《两都赋》或扬雄的 《甘泉赋》，我们看到的是字里行间挤满了各地的珍

禽异兽、名物特产。这些花草鸟兽不管是否全属实情，或半夹传闻，它们呈现的目的，可说是为了 “体国经野”，实

在替帝国的荣光作见证。参考郑毓瑜：《归返的回音———地理论述与家国想象》，载 《性别与家国：汉晋辞赋的楚骚论

述》，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第５５－１１４页。



明显的两重结构。后者与对山川和其他中介空间的

想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除了对中心地区造成了暴

力威胁外，更提供了一种权力的想象。［１５］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就会发现古典园

林中的 “异物”也存在着对边地想象的痕迹，诸

如汉武帝征服南越后，建扶荔宫移植荔枝等南越地

区的奇草异木。［１６］上林苑中充斥着的二千余种 “名

果异树”“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枝

之鸟”等殊方异类，即是对西域及南越诸国权力

想象的载体。［１７］６－７除此以外，对东方的想象也明显

夹存于园林之中，最典型的即是 “一湖三仙山”

的模型：

揽沧海之汤汤，扬波涛于碣石，激神岳之

??，滥瀛洲与方壶，蓬莱起于中央。于是灵

草冬荣，神木丛生，岩峻崔萃，金石峥嵘。［１８］

这种 “一湖三仙山”的景观模型被后世继承

了下来，一直延续到了清代皇家园林及公共园林

之中。

此外，园林中的 “异物”还存在着其他的渊

源。例如，李德裕在 《平泉山居草木记》中为自

己搜刮异物的行为辩护：“学 《诗》者多识草木之

名，为 《骚》者必尽荪荃之美。”［６］２３２除了儒家传

统的博物观和 《离骚》香草比德之类的思想之外，

还能看到与之交织的天人感应说，王维 《为相国

王公紫芝木瓜赞》记曰：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天为之降和，地为

之嘉植，发书占之，推理可得。何者？人心本

于元气，元气披于造物。心善者气应，气应者

物美，故呈详于鱼鸟，或发挥于草木，示神明

之阴鯫，与天地之嘉会。今中书侍郎相公先生

左丞府君，沉潜上德，遐尚绝轨，江海漭沆，

婴孩杏坛，高门长轨，隐几含素，盖凤凰之高

逝，薄龙虎之逶迤。积有淳德，诞敷余庆。而

我相公生而英姿，河目海口，量与太素而无端

倪，应会神速，动若发括；事遣理尽，淡然虚

空，亦犹太清，云无处所。重玄之旨，达而有

余奥，大白之明，漫而不及理。［１２］１１０１－１１０２

这样，与众不同的异物就与君子超群的德行连

接在了一起。这种颇带宗教色彩的思想与对仙界的

想象是一致的，仙界中总是充斥着各类奇花异卉，

异石美玉之类，诸如 “悬圃”，是昆仑山顶的神仙

居处、黄帝之下都。《山海经》 《淮南子》等书记

载，悬圃之下有山，四季都刮着清爽的凉风。凡人

一旦登上了此山，即可成仙而长生不死。［８］，［１９－２０］

这些异物的作用可能是为了标志仙界与人间的不

同，对仙界的想象超越了凡俗生存空间的限制。魏

晋时期的士人在宗教心理的驱动下，探索神秘地理

的风气很浓厚。这也是彼时山水再发现与宗教内向

性超越的一个时代背景。［２１－２２］这与胡宝国所说的

“异物志”的书写是在宗教因素驱动下的求异心理

相一致。可是，这也会让我们进一步追问，这种求

异心理又是为何？如果参考此时士人对仙界的想象

与对异物的情怀，“异物志”所涵盖的心理是否也

具有力图超越日常空间限制的意味？而这种超越限

制的心理与在地理范围上的 “情存远略，志辟四

方”是否也是内外一体？

简而言之，边地异物元素的出现并非凭空而

来，有其地理接触的背景，并且在帝国经略越是明

确时，这种对抗性的力量就会将文化的异质性想象

在中心地区中突显得越为明显。而贵族园林中的异

物，除了这种象征了地理背景上的空间超越性之

外，还具备了宗教情怀上超越生存空间的意味，有

如 《关中胜迹图志》记载：

唐宁王山池院引兴庆水西流，疏凿屈曲，

连环卫九曲池，上筑土为基，迭石为山，植松

柏，有落猿岩，栖龙岫，奇石异木，珍禽怪

兽。又有鹤洲仙渚，殿宇相连，左沧浪右临

漪，王与宫人、宾客饮宴弋钓其中。［２３］

于是乎，贵族园林成为一种类似于地区文化陈

列馆之类的想象力载体。自然，这类园林也必然会

因堆积异物而奢侈过度，逐渐失去了活力。

三、即自性超越与异物的消逝

汉时著名的私家园林个案：“茂陵富人袁广汉，

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放北邙山下筑园，东西

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

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

尼，奇兽怪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

涛，其中致江鸥海鸥，孕雏产静，延漫林池。奇树

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

之，移身不能遍也。”这是一座模仿宫苑，充斥

“异物”的私家园林，僭越的下场很惨烈， “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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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罪诛，没入为官园，鸟兽草木，皆移植上林苑

中。”［１７］１８富民袁广汉的例子从经济与权力地位上，

基本上排除掉了普通文人照这种方式建园的可

能性。［２４］

但是，到了六朝，社会动乱，占田制推行，给

了私家园林转机。晋室南渡，随行而来的北方世族

只能在过去未开垦的或土地使用价值较低的地区去

求田问舍，于是占领山林川泽，建造了临山带水的

庄园。［２５－２６］这种建造在开垦前线的园林的形态是贵

族游观空间的缩小版，日常生活所需与经济实体合

而为一，分工清晰，供应世族大家的日常所需，农

业经济的收获是其存在的最主要的原因，兹如徐勉

介绍自己的庄园时所说：

聊于东田闲营小园者，非在播艺以要利

入，正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由我经始历

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荫，塍陌交

通，渠畎相属。华楼迥榭，颇有临眺之美。孤

峰丛薄，不无纠纷之兴。渎中并饶菰蒋，湖里

殊富芰莲。［２７］

强调在建造田中之园之时要 “少寄情赏”，庄

园在农业价值的基础上出现了作为附加成分的观赏

价值，这成为文人园林诞生于农庄生活的标志，实

际上还肯定了农业价值高于观赏价值的地位，那

么，这部分观赏价值的艺术性又是如何得到提升？

黑格尔曾说审美活动是一种灵魂的解放，一种

用以摆脱一切压抑和限制的过程，“我们在艺术美

里所欣赏的正式创作和形象塑造的自由性。无论是

创作还是欣赏艺术形象，我们都好像逃脱了法则和

规律的束缚。”［２８］艺术的宗旨并非生存，而是超越，

超越了动物生存的本能，屹立于高处。这可以解释

文人群体在私家园林中创造出 “闲情”的原因。

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谢灵运利用宏大气势，夸

写谢氏祖宅始宁山居，通过自我的建构，比附宫

苑，利用世家大族政治及经济上的优势与帝王相抗

衡。［２９］但是 “山中兮不可以久留”，于是他为自己

辩解，“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不同非一事，

养疴亦园中”，拉启了园林 “养身”的说法的序

幕。［１１］１１４－１１６这种 “养病”说成为区分已经模糊了

边界的樵、隐身份不同的托词。此外，皇族身份的

萧子显还在 《南齐书·高逸传》中提出一个的观

点：“含真养素，文以艺业。不然，与樵者之在山，

何殊别哉？”［３０］强调 “文”对于身份区分的重要

性，也传达了贵族文人群体对于 “沦落”至深山

隐居，与农樵无别的焦虑感。

相较于始宁庄园含带二山的情况，寒门陶渊明

的小庄园规模小且简陋得多。① 自然，从宫苑主导

的审美价值来看，这种小庄园的观赏价值更低了不

少。并且，农、隐之间的重迭、粘着的部分在陶渊

明身上表现得也更为明显，经济压力使得陶渊明没

有谢灵运那般的贵族身份包袱，他感慨：“人生归

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既

然躬耕才能获得衣食，那么干脆将自己的身份认同

追溯到了长沮、桀溺两个隐士身上，进行自我安慰，

“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

叹。”［３１］８４并且在另外一首诗中再次强调 “辽辽沮溺，

耦耕自欣。入鸟不骇，杂兽斯群。”［３１］１７６－１７７一反孔

子关于 “鸟兽不可与同群”的论断。但是，希望

做到 “入鸟不骇，杂兽斯群”的陶渊明并没有，

也不可能放弃自己的文人身份。他在 《饮酒诗》

中写道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但是草类根

本无法真正掩盖青松，一旦 “凝霜殄异类”，就能

“卓然见高枝”。他留下了 “闲”作为 “青松”的

标志。叶朗说：“所谓 ‘闲’，就是从直接的实用

功利活动中暂时摆脱出来。”［３２］北宋黄彻认为陶渊

明和农人的不同在于：“尧舜之道，即田夫野人所

共乐者，惟贤者知之耳。”［３３］易言之，陶渊明等人

的 “闲”就是文人多余农人谋生的那部分，超越

了 “耕也，馁在其中矣”的部分。而这份文人贤

士才能觉察到的 “尧舜之乐”的意识自觉，成为

六朝时期文人园林顺利脱胎于农庄生活的先决条

件，也制造了无限可能的观赏价值。而这种 “超

越性”与贵族利用异物标识空间的设置已有很大

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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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目前认为有三处：上京 （里）闲居。这里有东窗，窗外有林园，即东园，园内有孤松，有菊，有东篱等；园田

居 （古田舍），僻处南野，座落在一个穷巷内，有草屋八九间，绕屋树木茂盛，宅前有水塘，即 “孟夏草木长，绕屋

树扶疏。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以及南里 （南村）。参考 （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附录 《陶

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到了中唐时期，中国南部成为历史上汉文化圈

最后一个被纳入的区域，从边远地区传输而来的异

物在贵族园林中高频出现的情况就必然会出现调

整。① 与此同时，世族大家逐渐解体，科举文人群

体的社会地位逐步上升，唐代社会进一步扁平化。

经由科举跻身上层的世俗地主不喜皇族门阀的铺排

奢豪，于是，皇族代表的太平公主遭到了文人的嘲

笑 “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压城?。欲知前

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世家代表李德裕的

平泉庄也受尽嘲讽。康骈 《剧谈录》认为平泉山

居是威权的产物。［１４］６４到了科举制更为兴盛的宋朝

时，情况还在持续发酵，文彦博指陈李德裕性奢恋

物，夸权贪婪，文饰其非。［３４］文同批评李德裕搜刮

四方草木，“定非端洁士”，“丑名终未已”。［３５］

提出了中隐观，并积极参与造园实践的白居易

在 《自题小园》中记述：

不斗门馆华，不斗林园大。但斗为主人，

一坐十余载。

回看甲乙第，列在都城内。素垣夹朱门，

蔼蔼遥相对。

主人安在哉，富贵去不回。池乃为鱼鉴，

林乃为禽栽。

何如小园主，拄杖闲即来。亲宾有时会，

琴酒连夜开。

从此卿自足，不羡大池台。［３］８１８

对准的是豪门园林 “大池高馆不关身”。用

鱼、禽等点缀的可亲的自然，顺接陶渊明式以

“闲”为主调的小园林的发展脉络，又用亲朋宴会

呼应了关于自足的 “闲适”主张，故而 “不羡大

池台”。他关于小园的造景手法也一合中唐以自然

山水为依托建造简朴的园林传统，洛阳履道里池边

的置石景观 “澄澜方丈若万顷，倒影咫尺如千

寻”，池西用嵩山石叠置驳岸 “立为远峰势，激作

寒玉声”，以小象大，立石成山。［３］６３８利用拳石勺水

营造江湖之想的造园理念，不仅有利于人工控制程

度的加深，还提高了日常之物成为园林景物的可

能性。

文人园林的景观布置无须再用奇异之物来度量

地理空间尺度，闲情和省思为特色的 “即自的超

越”逐渐取代了异物标识的权力想象 “超越”。②

从外部走向内心，或许是此类 “异物”在后世园

林中逐渐消逝的部分原因。③ 这开启了中国古典园

林的 “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的

“江南时代”，从此至明末的数百年间，园林才成

为了文人生活的要件。［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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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ｔｚｅｌＳｃｈａｆｅｒ）：《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第３００页］；（美）马立博 （ＲｏｂｅｒｔＢＭａｒｋｓ）著，关
永强等译：《中国环境史：从史前到现代》：“岭南的瘴气将汉人阻挡在低洼的河谷之外，使他们更倾向于定居在北部

的山区，对瘴气免疫的泰语族群在低地耕作，而俚、苗、瑶则通过烧山在地势较高的地区从事游耕农业”（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２６页）。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艺术中的超越，不应当是形而上学的超越，而应当是 ‘即自的超越’。所谓即自的

超越，是即每一感觉世界中的事物自身，而看出其超越的意味。落实了说，也就是在事物的自身发现第二的新地事

物。从事物中超越上去，再落下来而加以肯定的，必然是第二的新地事物”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６２
页）。所以，园林可以不必展现完全的景观，而用能够触发想象的事物作为开启神游的诱导因子，即可。视力所限的

小尺度景色与空间留白，都可以转换化为无限的情思。

准确地说，“异物”并没有消失，而是指涉意涵出现了转移。在宋以后的记载中，“异物”一词大多不再具有前

世珍奇方物的意涵，而是培育或变异而成的具有新形态的植物品种之类，或者志怪小说中的妖魔鬼怪等。例如，宋王

庭圭 《次韵胡邦衡衡阳县瑞竹堂》：“双茎非别种，异物出时方。”（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二十五册卷

一四五九 《次韵胡邦衡衡阳县瑞竹堂》，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６７６８页）；宋卫宗武 《是岁之夏，紫芝复生

成丛大者，径七八寸》：“异物不易遇，其出由地灵。”（卫宗武：《秋声集》卷一，四库全书本）；宋向子醔 《西江月

其六，老妻生日，因取芗林中所产异物，作是词以侑觞》：“几见芙蓉并蒂，忽生三秀灵芝。千年老树出孙枝，岩桂秋

来满地。白鹤云间翔舞，绿龟叶上游戏。齐眉偕老更何疑，个里自非尘世”（《酒边词》，杂志公司，１９３６年，第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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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张洎．贾氏谈录 ［Ｍ］．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

书馆，２００８．

［８］袁珂．山海经校注 ［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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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９－１２．

［１０］王晶波．汉唐间已佚 《异物志》考述 ［Ｊ］．北京大

学学报，２０００（Ｓ１）：１７８－１８４．

［１１］谢灵运．谢灵运集校注 ［Ｍ］．顾绍柏，校注．郑

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２］王维．王维集校注 ［Ｍ］．陈铁民，校注．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９７．

［１３］李肇．唐国史补 ［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５７：３８．

［１４］康骈．剧谈录 ［Ｍ］．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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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印书馆，１９３６：２５－２６．

［１７］葛洪．西京杂记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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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姚思廉．梁书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３８４．

［２８］黑格尔．美学：第一卷 ［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７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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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６：５６－１１３．

［３０］萧子显．南齐书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

９２５－９２６．

［３１］陶渊明．陶渊明集 ［Ｍ］．逯钦立，校注．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７９．

［３２］叶朗．欲罢不能 ［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４：２３２．

［３３］黄彻．溪诗话 ［Ｍ］．四库全书本．北京：商务印书

馆，２００８．

［３４］文彦博．文潞公文集 ［Ｍ］．成都：四川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４：２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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